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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卡夫卡《變形記》尋找人存在的意義 

人存在的意義是甚麼？人生中總是有那麼一個瞬

間，陷入這個無底的深淵，然而這個深奧的問題好像

永遠都不會存在確切的答案。人生短短數十年，在這  

段有限的時間，我們好像有很多事情要追逐，有很多

目標要完成，然而死亡卻是生命最終的歸宿，那麼人

到底是為了甚麼而存在呢？本文從卡夫卡的短篇小說

《變形記》中主角格裡高爾看似悲劇般的人生尋找人

存在的意義。 

 

社會中不休止的齒輪 



人在社會存在的意義在於作出貢獻，工作是為了

實踐他人的夢想，滿足他人的生活，創造更好的社

會。然而人是社會上最不害怕缺少的存在，正如秘書

主任所說：「你在公司裏的地位絕不是最牢固的。」

於是若然想被需要，就必須要更努力，想擁有存在的

價值，就必須要擁有比別人更大的成就，否則便是失

格，便會被社會淘汰，這慢慢成為了一種社會的氛

圍。在社會中不努力是可恥的，不努力便會被批評，

這種惡性的氛圍就連主角格裡高爾自己也認同，他也

曾責備別的推銷員生活得像後宮裏的貴婦，當自己在

努力工作時，這幫老爺卻在吃飯，自己若是對老闆來

這一手就會立刻被解僱。對於他來說不努力上班的貴

婦，老爺他們已經失去了在社會存在的價值，而同時

他自己必須要更加努力，必須要比其他人做得更好才

不會被老闆解僱，不會被淘汰。在格裡高爾變成甲蟲

時，想的也是：「雖然不清楚醫生和鎖匠是什麼人，

卻希望這兩人取得了不起的、驚人的成績。」看吧，

在這個社會只有有貢獻的人才會被需要，只有有過人

的成就的人才會被信服。而這種氛圍使異化發生，事



物反而支配起了人，在格裡高爾變成甲蟲後，第一反

應居然不是驚慌，也不是設法變回人類，而是感到煩

燥，擔心自己會因為上班遲到收到老闆的責罰。「出

於生意往往只好不把這種小毛小病當一回。」工作不

知不覺地成為了比自己還重要的處在，為了不被社會

拋棄，就只能把不適都拋諸腦後。在此惡性的氛圍

下，他也早已異化成社會上不能休止的齒輪，為了自

己存在的意義不滅而不斷轉動著。而當格裡高爾變成

了甲蟲，徹底地失去了工作的能力，自然也失去了在

社會存在的意義，會悄無聲息被遺忘。 

 

家庭裡被榨取的生命 

人在家庭存在的意義在於提供存在價值，生存以

及情緒的價值。作為男性 就必須賺錢養家，這種傳

統思想賦予的性別定型擬定了男性對家庭帶來的生存

價值。年邁的母親身體不好，而妺妺還是個孩子，應

該安享美滿的生活，難道要她們出去搛錢？當然不

了。「父親五年沒做什麼事，在這五年他勞動而無成

就的一生初次享受安然的日子。」在家庭中男性從出



生起就被宣判了養家的責任，直至年老才能釋下重

責。在格裡高爾在變成甲蟲後，失去了賺錢的能力，

當男人無法再養家，那他的價值便會失去，成為負

贅。而同為家庭中的一份子，受血緣的聯繫，思想的

固定，人在家庭中提供了情緒的價值，只因為是家

人，對方的存在便足以牽動自己的情緒。可是若然對

方失去了與自己溝通的能力，甚至變成了陌生的樣

子，又如何呢？在格裡高爾變成甲蟲後，外在完全地

變形了，的確在本質上他仍然是他，然而他的家人因

為他外表的醜惡，因為他對自己造成困擾而造成思想

變形。妹妺曾說：「你只需拋開以為這是格裡高爾這

個念頭，我們這麼久一直相信這一點，這是我們真正

的不幸。可是這怎麼會是格裡高爾呢？如果這是格裡

高裡的話，他早就會認識到人和這樣一隻動物是不可

能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就會自願跑掉了。我們就沒有

哥哥但是能繼續生活下去，會緬懷他。可是這隻動物

現在卻在迫害我們，驅趕房客，顯然是想佔領整棟寓

所，讓我們露宿街頭。」對啊，大怪蟲醜陋，不會表

達自己，也不能回應你的愛，它又怎會是他，它只是



一隻可惡的怪物，不能給予情緒價值，給予回報的怪

物罷了，他們催眠自己去對這隻「怪物」殘忍，催眠

自己沒有了這隻「怪物」會更好。當人無法再提供價

值時，自然也失去了在家庭中存在的意義了，會被視

為折磨，被嫌棄，被擺脫。 

 

自己內心的受控傀儡 

人賦予自己存在的意義在於完成對人生的期盼，

或是別人的，或是自己的。人總是輕易地受別人影

響，別人的期望總是能輕易的壓在自己身上，格裡高

爾  的一生總是在完成家人的期望，他為了還清父母

欠老闆的債，為了送妺妹到音樂學院學習，每天四點

起床上班，日復日不休止地工作。難道他就沒有自己

期望嗎？當然有，他希望擺脫現在的工作自己創業，

他希望擁有知已好友，擁有一段愛情。只是「只要等

我積攢好了錢，還清父母欠他的債——也許還要五六

年，我就一定把這件事辦了。」他把別人的期望看得

比自己的還重，甚至別人的期望潛移默化地成了自己

的期望。這種情況造成了第二次異化，別人反而支配



起了自己，慢慢地自己成為了為別人而活的存在，成

為了受操歡迎的空軀，只有當別人的期望完成了，才

能為自己而活。然而即使那刻來臨，那些自己的期望

卻可能仍然在受控，人因為去完成別人的期望而活得

喘不過氣，生活不如意，過得壓抑，從而自己的期望

也僅僅只是希望可以消除這種感受，說到底還是建基

於存在帶來的痛苦上罷了。「可別無所事事地待在牀

上。」人的一生總是在完成期望的路上，當格裡高爾

變成甲蟲後失去了達成期望的能力時，自然也否定了

自己存在的意義，陷入自我否定當中，繼而放棄自

我。 

 

沒意義的存在本生 

如此看來，人的存在看似是痛苦的，只要失去了

能力便失去了存在的意義，人生似乎是一件很悲慘的

事。於是許多人都否定以上的存在意義，認為存在的  

意義應該是簡單的，存在的意義僅僅在於存在本生。

看似很有道理，也十分樂觀吧，如此一來人似乎無論

如何只要活著就擁有了存在的意義，人生轉眼即逝，



可必被世俗束縛，為失去存在的意義而擔憂、煩惱，

簡單的為活著而存在，這樣一來不是十分好嗎？這個

意義能使人接受一切的失敗，接受糟糕的現況，身在

淤泥仍能保持樂觀，然而這樣的想法真的能被堅定接

受嗎？真的能為人帶來幸福嗎？當人存在的意義變成

了存在本身，這好像是在宣告人連最後的一絲價值都

沒有了，只能以存在作為最後的價值，這何妨不是個

極度悲觀的觀點。正如格裡高爾般，他變成了甲蟲，

變成了最簡單的存在，他不用再為社會賦予的意義而

工作，再為家庭賦予的意義而付出，再為自己賦予的

意義而追逐一生，每天只需為吃和睡作打算，只管在

房間爬行，可是他沒有選擇這樣做，應該說是人的思

想使他沒有辦法這樣做。很多人認為他落得死亡的下

場是因為他沒有 完全地、安身認命地把自己視為一

隻蟲，如果他能夠坦然接受，那麼他變形後的人生也

能很美好，然而卻忽略了去感受為什麼他執著於作為

人而存在，試問一下人怎能憑自己外在的改變而甘願

作為甲蟲呢？更何況是有人類思維的甲蟲。 



「每逢格裡高爾又身處黑暗之中而隔壁的婦人們

涕淚交流或欲哭無淚地凝視著桌子的時候，格裡高爾

便覺得背上的傷口好似重新疼痛起來。」看著自己的

家人受苦，又怎能說服自己當隻自私快樂的甲蟲呢？

作為甲蟲是這樣，作為人更是，要接受這個意義首先

要做到完全的不受束縛，要不在乎社會，不在乎家庭

甚至不在乎自己，只是當我們連這些都不在乎的時候

我們又同一個空殼有甚麼區別呢，你又是否真的願意

成為「快樂」的空軀呢？ 

 

甘願被利用的幸福 

即然人的存在不只是為了存在，那麼難道真的是

為了經歷痛苦，悲哀地等 待自己失去能力然後被淘

汰、被擺脫或是自我放棄嗎？又或者一生為其付出直

至死亡嗎？對的，這確切就是人存在的意義，只是我

不認同這是痛苦的，悲哀的，反而我認為這是快樂

的。剛才的各種存在意義都是從付出的角度出發的，

一直在說明人需帶來的價值，人要有貢獻、要養家、

要提供情緒價值、要完成別人的自己的期盼，然而沒



討論人為了甚麼而做，人又得到了甚麼，而這也正正

是大多數人願意付出的原因。「他在工作的成就立刻

便以傭金的形式轉化成現金，可以放在家裏桌上呈現

在驚詫又喜悅的家人面前，那真是無比美好的時刻」

人在工作時，可以得到金錢、名聲，人家庭中付出價

值時，可以得到家人的情緒肯定。「看我沒用鎖匠

吧 」「心裏感到莫大的自豪因為他能夠讓父母和妹

妹在一棟如此美好的寓所裏過上這一種寧靜又舒適的

生活」當人完成期望時，也可以得到自己情緒上的滿

足。如此一來人存在的意義難道是那樣自己努力付出

後得到回報的意義嗎？不，人存在的意義正正相反。 

 

人存在的意義是那樣自己甘情願為其一直付出，

那怕得不到任何回報，那怕為其死亡也毫無冤言的意

義。正如格裡高爾，他的一生都在為家庭而付出，為

了養活家人，他甘願每天早起工作，即使身體不適，

即使內心有千萬個不願意，仍然風雨不改，他把家人

永遠放在自己的首位，為了守護家人的夢想，他甘願

放棄自己對人生的期望。即使他變成了甲蟲，也仍盡



力去維護自己的妹妹，想的也是希望自己能夠再次把

家裡的擔子挑起，面對家人的哭泣，家裡每況日 

下，他痛恨自己的無能，直至生命的最後一刻，他想

的仍然是家人是否能夠一直幸福。這種愛是超越功利

的，即使他的家人不會再為自己帶來情緒肯定，即使

他們在自己變成甲蟲後，因為沒有了存在的價值而拋

棄自己，認為自己是負累，即使他的家人不承認自

己，指責自己，甚至希望自己消失，他也仍然深愛著

他們，如果我的存在為你帶來困擾，那麼我就消失好

了，如果我的死亡能為你帶來幸福，那麼我便會毫不

猶豫地死亡。即使沒有任何回報也沒關係，只要你們

幸福就足矣。這在旁人看來是極悲哀的，極愚蠢的，

言而對於他來說能夠一生為其付出直至死亡，這難道

不是一個令人滿足的結局嗎，難道不是幸福的結局

嗎？難道不是一個很好的終結嗎？卡夫卡說過：「生

命之所以有意義是因為它會停止。」而我認為人存在

的意義在於你甘願為其停止，人生在於找到自己存在

的意義，一直付出直至失去價值，直至生命乾沽，迎

來幸福的死亡。 



 

在小說中是如此，在現實生活中也是如此。每個

人存在的意義不同，有些人為了為人民服務為社會貢

獻，他們甘願為國損軀，深藏功與名；有些人為了養

家，照顧家人，他們甘願耗盡價值，不求回報；有些

人可能是為自己的理想，他們甘願放下青春歲月，即

使註定失敗。這些意義沒有對錯之分，只要你甘願為

其燃燒生命，感到幸福，那便是屬於自己幸福的存在

意義。最後，你找到自己存在的意義了麼？對此你幸

福嗎？ 

 

 


